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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与最优关税政策
*

王晓星 倪红福

摘要: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各国可以使用国内外中间品来生产最终品,这可能改变一

国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进而影响关税政策的制定。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全球价值链对关税制定

的影响,本文扩展了Blanchardetal(2016)关税政策模型,内生融入一国进口中间品并征收中间品

关税的行为,并研究其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

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和国内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外增加值的增加显著

提高了本国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外国最终品生产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本国

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关税主要通过产品价格影响最终品关税的制定;国

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会随着国内增加值的增加而加强,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

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增加而有所削弱。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最终品关税 中间品关税 增加值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schains,GVC)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引起了学界和政策

制定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聚焦于GVC本身的测度,如对GVC参与程度(Wangetal,2013;

Koopmanetal,2014)、生产长度(Fally,2012)以及位置(倪红福,2016)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关
于GVC如何影响现实中贸易政策的制定,却鲜见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就政策制定而言,全球价值

链正在重塑现实中各国政府关税等贸易政策的目标。例如,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在英国退出欧盟和

重新设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占据显要位置(Blanchardetal,2016)。具体到我国,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报
告同时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的跃升会如何改变相应的贸易政策,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此背景下,从理论

和实证的角度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GVC带来的贸易模式变化会影响实施贸易保护的动机。第一,对中间投入品进行征

税,将会提高运用该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最终品的成本,一国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可能会提高本国

对进口最终品所征关税(以下简称“最终品关税”)。换言之,最终品关税可能会随着中间品关税的上

升而增加。第二,对进口最终品征收关税会降低国外最终品企业的利润,这会损害为最终品生产提

供中间投入的国内上游企业,继而减少国外最终品生产中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以下简称“国内增加

值”),削弱政府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第三,当国内最终品企业使用国外增加值进行生产时,由进口

保护所产生的利得会通过生产链传递给国外上游企业,增加国内最终品生产中所含国外增加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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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国外增加值”),这同样会削弱实施进口保护的动机。
此外,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赋予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政治经济权重,以体现对不同群体

的重视程度。GVC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征收关税时除了需要考虑国民收入,还要关注国内增加

值和国外增加值。从国内增加值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权重会加强其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调节机

制,原因在于提高关税会降低国内增加值。从国外增加值的角度看,提高关税可以让部分利得

被国外企业所获取,如果国外企业可以有力游说本国政府,那么可能会削弱乃至扭转国外增加

值与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关系。因此,国外增加值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便是一个实证上待检验

的问题。
针对GVC与贸易政策的研究空白,Blanchardetal(2016)首先将GVC引入到传统的贸易政策

模型中,考察了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如何影响最终品关税政策的制定。这较为出色地从价值链

角度丰富了已有的贸易政策文献,但其模型中未考虑最终品企业运用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过程。在中

间品贸易比重日益提高的事实下,不应忽略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Blanchardetal(2016)模型的基础上,融入企业运用中间投入品生产并征收中

间品关税的行为。之后,本文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input-outputtables,WI-
OT)和双边关税数据实证检验模型的预测结论。综合来看,与Blanchardetal(2016)以及已有文献

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理论上,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政策模型,在本

文的模型中,最终品生产企业会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通过中间投入品的引入,模型在中间品关

税与最终品关税之间建立了联系。第二,实证上,Blanchardetal(2016)使用的是1995—2011年WI-
OT数据,并且仅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9年四个基准年份进行检验。本文利用了最

新的2000—2014年连续时间序列 WIOT数据,涵盖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时期,在更长时段内考

察模型的解释力。第三,本文也是对近期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贸易增加值相关文献的补充,研究

方法和计算结果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可分两类:一是关于传统情形下一国最优关税的设定,二是有关GVC核

算及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一)传统情形下一国最优关税的设定

第一,理论上,对于一个最大化消费者福利的政府,Johnson(1950)表明征收关税会产生无谓损

失和贸易条件利得。在完全竞争情形下,对于小国,由于无法影响世界价格,因而无法产生贸易条件

利得,故其最优关税为零;而对于可以影响世界价格的大国,通过征税可以获得贸易条件的改善,此
时最优关税等于逆出口供给弹性。这一结果与本文推出的最优关税表达式形成了对照。在GVC背

景下,最优关税表达式是传统情形的推广。第二,就现实而言,Bagwell&Staiger(1990)在研究贸易

协定时提出了所谓的贸易条件假说。该假说认为,现实中单边采取行动的政府往往会过度征收关税,
以期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将关税成本转嫁给外国生产商,贸易协定可以将贸易条件变化给其他国家带来

的成本内部化。相关文献也通过实证数据证实了该假说(Brodaetal,2008;Ludema& Mayda,2013)。
第三,最优关税的目标函数不仅包含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还需要赋予利益集团一定的权重,如政府在

制定关税政策时需要兼顾国内企业和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收益。这方面的文献构成了关税政策

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要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包括中间选民模型(Mayer,1984)和保护待

售模型(Grossman& Helpman,1994)。Mayer(1984)假设通行的关税将最大化中间选民的福利水

平,据此证明最优关税的正负取决于中间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进口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中

间选民拥有比经济总体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且进口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国将征收正的进口关

税;当进口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最优进口关税为负,即一国将进行补贴。

Mayer(1984)所预测的进口补贴现象在现实中很少能被观察到。他假设的“政策由多数选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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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简化的一种描述,实际中的政策会受到选票、舆论和游说集团捐献的共同影

响。针对于此,Grossman& Helpman(1994)构建了同时考虑游说集团捐献和消费者福利的保护待

售模型。模型中政府和游说集团存在策略性互动:有组织的游说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政府寻求政

策保护,据此来最大化净租金收入。他们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对于无组织的企业,最优关税为负;对
于有组织的企业,最优关税为正,大小取决于逆进口渗透率①和进口需求弹性的倒数。在保护待售

模型之后,一些学者在此方向上进行了更近一步的研究。如 Mitra(1999)将内生游说引入到模型中,
更容易解释跨行业的贸易保护;Bagwell&Staiger(1999)用同时包含中间选民模型和保护待售模型

的框架分析贸易摩擦的后果以及 WTO规则下削减关税带来的收益。中间选民和保护待售模型也

得到了实证上的支持(Goldberg& Maggi,1999;Gawande&Bandyopadhyay,2000)。
(二)GVC核算及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GVC的存在会改变贸易伙伴国之间传统的双边关税定价规则,进而改变一国最优关税和贸易

政策的制定(Ornelas&Turner,2012;Antrs&Staiger,2012)。与现有文献的方法不同,本文的分

析不需知晓具体的定价规则,即使如传统条件下,价格由市场出清条件决定,仍然可以得到本文的模

型结果。其次,Blanchardetal(2016)直接推出了GVC背景下的最优关税表达式,本文更进一步,考
虑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得到了更为一般化的最优关税表达式。

由于本文在实证部分需要使用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数据,故而本文还与近期利用投

入产出方法核算GVC的文献相关联(Johnson& Noguera,2012;Koopmanetal,2014;Losetal,

2015)。这些文献从增加值出口的角度对传统总量贸易进行了重新评估,开创了增加值贸易核算

的全新领域。现有文献对一国出口增加值进行了详细分解,但是具体方法有所差异。Johnson&
Noguera(2012)使用前向分解法,通过追踪增加值最终被消费的情况来确定各国的增加值;Los
etal(2015)采取后向分解法,通过向后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确定各国最终品生产中所使用的

增加值。

三、理论模型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将全球价值链引入传统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Grossman&Helpman,1994),考
察其对于关税设定的影响。具体来看,假定共有C(C>2)个国家,对任意国家c来说,生产 N+1种

最终品和一种中间品,最终品中包含N 种商品和一种计价品。计价品用数字0表示,价格标准化为

1,可以在国家间自由贸易。最终品相对计价品的价格为pc
n,上标c表示国家,下标n表示产品种类,

n=1,…,N。令p→c=(pc
1,…,pc

N)表示c国所有最终品价格向量,p→n=(p1n,…,pC
n)表示任意一种最终

品在所有国家的价格向量,p→=(p→1,…,p→C)表示所有国家最终品的价格矩阵。中间品用N+1表示,
相对计价品的价格为pc

N+1,p→N+1=(p1N+1,…,pC
N+1)为所有国家中间品价格向量。

1.消费者问题。假设每个国家都有连续的同质消费者,数量标准化为1。假定所有消费者偏好

相同,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且对所有最终品的效用可加可分,那么c国消费者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c =dc
0+∑

N

n=1un(dc
n) (1)

预算约束为dc
0+∑N

n=1pc
ndc

n≤Ic,Ic 表示收入。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式(1)可得间接效用函数:

V(p→c,Ic)=Ic-p→cd(p→c)+∑N
n=1un(dc

n)。令S(p→c)=∑N
n=1un(dc

n)-p→cd(p→c),则间接效用函数可表

示为:

V(p→c,Ic)=Ic+S(p→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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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y恒等式,可得消费者的马歇尔需求函数为:

∂S(p→c)/∂pc
n =-dc

n(pc
n) (3)

需要注意到,当消费者消费的最终品来自国外时,本国政府会对进口最终品征收关税,所获得的最

终品关税收入构成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同时,下文在推导最优最终品关税时,也会用到式(2)和式(3)。

2.生产者问题。每个国家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一种是同质的劳动力要素,在国家内部

可以自由流动,但不能在国家间跨境流动。另一种为每个行业的“增加值投入”要素①,在GVC背景

下,每个国家可以同时使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增加值投入”要素进行生产,要素回报体现为国内增

加值和国外增加值。
对于计价品,假设仅使用一单位劳动力并以不变规模报酬进行生产,因此所有国家的工资会固

定为一单位。对于中间品,假设其使用劳动力和本行业“增加值投入”要素进行生产。对于最终品,
除劳动力和“增加值投入”要素外,还会使用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这也是GVC背景下企业生产所表

现出的特征:下游企业会使用来自本国和国外的上游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品进行生产。由是,最终

品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qc
n =fc

n(lc
n,vc

nc,v→c
n*,qc

N+1,q
→*

N+1) (4)

其中qc
n 是最终品产量,lc

n 是劳动力要素使用量,vc
nc是本国“增加值投入”,v→c

n*是来自其他国家的

“增加值投入”,qc
N+1是本国中间品投入,q→*N+1为进口其他国家的中间品量。类似地,中间品的生产函

数表示如下②:

qc
N+1 =fc

N+1(lc
N+1,vc

N+1,v
→c

N+1,*) (5)

本文所假定的生产过程是现实中GVC背景下生产活动的简化。在现实中,最终品可能使用多

种中间投入品生产,同时最终品又可能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品。本文的生产模式虽然简单,但是抓

住了GVC的两大关键特征,一是使用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中间品进行生产,二是投入要素之

间的专一性和锁定性(Antrs&Staiger,2012)。本文模型的中间品引入思路也借鉴了Gawande&
Bandyopadhyay(2000)对于Grossman& Helpman(1994)的改进。Grossman& Helpman(1994)的
模型并未考虑中间品贸易,Gawande&Bandyopadhyay(2000)引入了中间品,但同样没有考虑迂回

生产的过程。
在如上设定下,对于最终品,生产利润可表示为:

πc
n(pc

n,pc
N+1,p

→*
N+1)=pc

nqc
n -lc

n -pc
N+1qc

N+1-p→*N+1q
→*

N+1 =∑
C

i=1r
c
nivc

ni (6)

其中rc
ni表示c国n 行业使用的来自i国的“增加值投入”要素价格,它与非计价最终品价格和中

间投入品价格相关。式(6)表明本文并未考虑“增加值投入”要素如何通过GVC转化为最终产品,而
是通过GVC将国内外投入要素结合起来,因为GVC最终是要素和服务贸易的载体,要素交换是

GVC的主要模式(Adaoetal,2017)。
考察了消费者和生产者问题之后,接下来便可得出整个经济的国民收入。具体地,国民收入等

于关税总收入加上劳动力收入和“增加值投入”要素收益,关税总收入包括对非计价最终品以及进口

中间品征收的关税。国民收入可表示为:

Ic =Rf+Rm +1+∑
N

n=1r
c
ncvc

nc+∑
N

n=1∑
C

i=1≠cr
i
ncvi

nc+rc
N+1,cvc

N+1,c+∑
C

i=1≠cr
i
N+1,cvi

N+1,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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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增加值投入”要素只是一些特定的要素束,如“特定资本”或“特定人力资本”要素(Grossman& Helpman,

1994)。本文之所以使用“增加值投入”,是因为它与现实中数据的衡量内容相对应。
本文所有表达式上标表示产品来源国,下标表示“增加值投入”要素来源国和产品所在的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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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N
n=1∑C

i=1≠c(pc
n-pi

n)mc
ni(p→,p→N+1)表示最终品关税收入,mc

ni为进口最终品数量。Rm=

∑C
i=1≠c(pc

N+1-pi
N+1)mc

N+1,i(p→,p→N+1)表示进口中间品关税收入,mc
N+1,i为进口中间品数量。第三项

为标准化的劳动力收入。第四项为投入到本国最终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要素收益。第五项

为投入到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要素收益。同理第六项和第七项分别为投入到本国

和国外中间品生产的本国增加值收益。由于本文假设中间品生产仅使用劳动力和基于本行业的“增
加值投入”要素,在劳动力价格已经固定的情形下,增加值收益只与中间品价格pc

N+1有关。为方便

起见,本文将式(7)中最后两项记为πN+1(p→N+1),则式(7)简化为:

Ic =Rf +Rm +1+∑
N

n=1r
c
ncvc

nc +∑
N

n=1∑
C

i=1≠cr
i
ncvi

nc +πN+1(p
→

N+1) (8)

进一步,根据式(6),将式(8)改写如下:

Ic=Rf+Rm +p→cq→c-p→N+1q
→

N+1-∑
N

n=1∑
C

i=1≠cr
c
nivc

ni

  
≡FVAc(p

→c)

+∑
N

n=1∑
C

i=1≠cr
i
ncvi

nc

  
≡DVAc(p

→*)

+πN+1(p
→

N+1) (9)

式(9)前三项与传统模型相同,即关税收入和最终品收入。但是由于GVC的存在,传统的国民

收入等式有了几项调整。第一,本文在最终品收入中减去了中间投入品消耗;第二,国内最终品的部

分收入需要付给国外“增加值投入”要素,即国外增加值(foreignvalueadded,FVA);第三,本国也从

提供给国外最终品生产所需的“增加值投入”要素中获得收益,即国内增加值(domesticvalueadded,

DVA)。第四,对于中间品生产而言,也存在类似地依赖于中间品价格的DVA 和FVA,这体现在式

(9)中的最后一项。因此在本模型中,关税会通过非传统渠道影响到国民收入。

3.政府行为和目标函数。在现实中,政府的目标函数不仅包括国民收入,还体现为对于不同利

益集团的重视程度。当存在GVC时,政府除考虑本国企业在本土的收益外,还需要考虑到本国企业

在国外的收益和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收益。因而本文扩大了传统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在政府

目标函数中赋予了DVA 和FVA 额外的政治经济权重,参考Blanchardetal(2016),假设政府对上

述各项收益分别赋予固定(ad-hoc)的政治经济权重,政府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Gc =Ic+S(p→c)+∑
N+1

n=1
[δc

nπc
n(pc

n,p→N+1)+δc
n*FVAc

n(pc
n,p→N+1)

+δ*
ncDVAc

n(pc
n,p→N+1)+δc

N+1πc
N+1(p

→
N+1)] (10)

式(10)前两项是传统意义上消费者总福利,其余各项是对利润和增加值所赋予的权重:δc
n 为利

润权重,δc
n*为FVA 权重,δ*

nc为DVA 权重,δc
N+1为中间品增加值权重。

(二)最优的双边最终品关税

定义了政府目标函数之后,可求解最优的双边最终品关税。对于给定的贸易伙伴,c国对n 征收

的最优关税要在无套利条件下最大化式(10),即:

τc
nd =argmaxGc s.t. pc

n =τc
ndpd

n (11)

其中τc
nd=(1+tc

nd),tc
nd为本国对进口最终品征收的从价税。

一阶条件表示如下:

Gc
τcnd =dmc

nc

dτc
nd
tc

ndpd
n -mc

nd
dpc

n

dτc
nd

+ΩRfc
nd +(pc

N+1-pd
N+1)dm

c
N+1,d

dτc
nd

+ΩRmc
nd

-pc
N+1

dqc
N+1,d

dτc
nd

+δc
nqc

n
dpc

n

dτc
nd

-(1-δc
n*)dFVAc

n

dτc
nd

+(1+δ*
nc)dDVAnc

dτc
nd

=0 (12)

式(12)前两项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标准的贸易条件效应。第三项ΩRfc
nd =∑i≠c,ddRc

nd/dτc
nd表示除d

国外,其他国家最终品关税收入对最终品关税的反应。第四项和第五项表示中间品关税收入对于最

终品关税的反应。第六项为中间品投入对于最优关税的反应。第七项表示国内最终品利润的政治

经济效应。最后两项是DVA 和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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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FVA 对于最优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双边最终品关税提高了最终品的价格,这反过来增加了

嵌入其中的FVA。本文将这一效应分解如下:

dFVAc
n

dτc
nd

=∑i≠c
[r

c
nivc

ni

pc
n
(dr

c
ni

dpc
n

pc
n

rc
ni
)

  
≡εrcni

]dp
c
n

dτc
nd

=εrc
n*∑i≠c

rc
nivc

ni

pc
n

dpc
n

dτc
nd

=εrc
n*

FVAc
n

pc
n

dpc
n

dτc
nd

(13)

其中εrc
ni≡

drc
ni

dpc
n

pc
n

rc
ni
表示国外“增加值投入”要素价格相对国内最终品价格的弹性。本文假设这一

个弹性为正,即最终品的价格越高,国外增加值也会更高。为了实证的方便,假设弹性在所有国家之

间都是相同的:εrc
ni=εrc

n*,∀c≠i∈C。
同理对DVA 而言,最终品关税改变了国外最终品的价格,这对使用国外最终品生产的国内“增

加值投入”要素价格将产生影响。类似地将这一效应分解如下:

dDVAnc

dτc
nd

=rd
ncvd

nc

pd
n
(dr

d
nc

dpd
n

pd
n

rd
nc
)

  
εrdnc

dpd
n

dτc
nd

+ΩDVAcnd =εrd
nc
DVAd

nc

pd
n

dpd
n

dτc
nd

+ΩDVAcnd (14)

与式(13)稍显不同的是DVA 对于最终品关税同时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刻画了

最终品关税如何直接影响DVA,而间接效应则包含了他国DVA 的关税效应,本文主要关注直接效

应①。直接效应受到弹性εrd
nc的影响。如上,本文假设这一弹性是正的。

将式(13)与式(14)代入式(12)中,可以求解出最优双边最终品关税:

tc
nd = 1

εc
nd
[1+ δc

nqc
n

λc
nd mc

nd
-pc

N+1

mc
nd

dmc
N+1,d

dpd
n
(tc

N+1,d -1)-(1+δ*
nc)εrd

nc
DVAd

nc

pd
nmc

nd

-
(1-δc

n*)εc
n*

λc
nd

FVAc
n

pc
nmc

nd
-Ωc

nd] (15)

其中λc
nd=

dpd
n

dτc
nd

dτc
n

dpc
nd
<0。εc

nd=
dmc

nd

dpd
n

pd
n

mc
nd
>0表示出口供给弹性,Ωc

nd=
ΩRfc

nd +ΩRmc
nd +ΩDVAcnd

(dpd
n/dτc

nd)mc
nd

刻画的

是第三国的间接关税效应。
式(15)表示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双边关税。但是在 WTO协议框架下,国家或地区间存在两个

制度性安排,它们给征收关税设置了约束,即最惠国待遇和区域贸易协定。最惠国待遇规定世贸组

织成员征税水平不得高于最惠国关税(themost-favored-nationtariffs,MFNT),这给双边关税施加

了上限约束。考虑最惠国待遇后,最优双边最终品关税为式(15)与MFNT 中的较小值,即:

tc,applied
nd =min{tc

nd,tc,MFNT
n } (16)

此外,在实际中,国家间还会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RTAs),一般表现为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这些协定的签订会部分地中和贸易条件的外部性(Grossman&Helpman,

1995b),因此会对最优关税设定产生影响。假设协定能完全中和贸易条件,那么关税便不再对出口

国最终品价格造成影响,即dpd
n/dτc

nd=0,此时DVA 便不再发挥效应。但FVA 作用于关税的渠道

和DVA 有所差异,FVA 对于关税的影响依赖于国内价格,即使一国无法控制贸易条件,FVA 仍然

可以影响关税(Blanchardetal,2016)。由此从模型中可以推出第一个命题:
命题1:国外最终品生产中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存在区域贸

易协定时,本国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较弱。
式(15)表明全球价值链和中间品关税的存在如何改变传统的最终品关税的最优水平。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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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关税效应的影响中,第三国效应的影响方向通常不确定,而程度上则不够重要,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两国

间的直接关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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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式(15)中有五项重要组成部分。
前两项为传统的最优关税等式组成项,即逆出口供给弹性(1/εc

nd)和逆进口渗透率(δc
nqc

n/|λc
nd|

mc
nd)。逆出口供给弹性刻画了贸易条件和成本转移效应(Johnson,1950)。逆进口渗透率描述了国

内政治经济影响,反映的是政府在国内最终品企业利益和社会福利之间的权衡。
后三项反映的是GVC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第三项是中间品关税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表达

式显示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有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中间品关税tc
N+1,d前的系数-p

c
N+1

mc
nd
·dm

c
N+1,d

dpd
n

为正,因为c国从d国进口的中间品数量mc
N+1,d会随着d国中间品价格的增加而下降,即dmc

N+1,d

dpd
n
<0,

从而整体系数为正。这一点与Goldberg& Maggi(1999)的模型结果一致。正如倪红福等(2018)、段玉

婉等(2018)和倪红福(2020)所指出,当今世界随着中间品贸易的深入发展,对于中间品征税虽然可能保

护了上游的行业,但是以该产品为中间投入的下游行业却将受到损害,从而使得关税的成本被不断放

大,因而实际中下游行业面临的关税负担更为沉重。由此,本文得到了模型推出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2: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有正向影响,对中间品征税会加重最终品的关税负担。
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反映的是增加值对最优关税的影响。首先是DVA。当DVAd

nc很高时,政
府会理性地设定一个较低的双边关税。理由在于低关税可以提高国外最终品的价格,进而使得

DVA 增加。这一效应在政府给予DVA 更多的权重时会更强(δ*
nc>0)。其次是FVA。从表达式可

以看出,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渠道:一是降低关税导致的国内最终

品企业损失可以通过FVA 部分地转移给国外厂商,这会鼓励政府削减关税;二是削减关税同时会损

害国外企业在本国的收益,当外国利益集团游说力度较大,使得FVA 政治经济权重较大时,最终品

关税可能不降反升。因此,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二者程度的强弱。由此,便可得

到模型推出的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3:国外最终品生产所含本国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有反向效应。
命题4:国内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具体符号便是

一个实证问题。

四、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接下来,本文将实证检验上文理论模型的结论。在进行实证检验时,存在如下两项挑战。第一,
上文的最优关税是理论模型的设定,现实中无法直接观测最优关税的所有决定因素,如逆出口供给

弹性和政治经济权重等。第二,本文面临增加值等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对于逆出口供给弹性,根据Brodaetal(2008)和Blanchardetal(2016)的处理方法,假设其可以

分解为进口商-行业-年份和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而被模型所吸收。对于政治经济权重,
假设其不随时间变化,体现在回归系数中。据此,本文可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tc
ndt =ηnct+ηndt+αITtc

N+1,d +αIPlnIPc
nt+αDVAlnDVAd

nct+αFVAlnFVAc
nt+βControls+εc

ndt (17)

其中,ηnct表示进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ηndt表示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IPc
nt=pc

nt.qc
nt/

pc
ntmc

ndt表示逆进口渗透率(IP-Ratio)。Controls表示其他可能影响最终品关税的控制变量,εc
ndt为随

机扰动项。为了缓解各变量数值量级上的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分别对解释变量IP、

DVA 和FVA 取对数,代替原始值来进行回归。
注意到关键解释变量中仅DVA 在双边水平上测度,中间品关税、逆进口渗透率和FVA 是多边

层面变量,当使用进口商-行业-年份的三维固定效应时,仅能识别DVA 的系数αDVA以及中间品关

税、FVA 与IP 系数之和(αIT+αIP+αFVA)。为了识别出每一个变量前的系数,同时为了反映多边效

应,本文放松进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同时考虑进口商-行业、进口商-年份和行业-年份固

—08—



定效应,式(17)转化为:

tc
nd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IPlnIPc
nt+αDVAlnDVAd

nct+αFVAlnFVAc
nt

+βControls+εc
ndt (18)

其中ηnc、ηct、ηnt分别表示进口商-行业、进口商-年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此外,虽然在理论推导时本文假定 MFNT 不变,但实际上 MFNT 是在变化的。式(17)和式

(18)中的进口商固定效应不仅吸收了逆出口供给弹性的变化,同时吸收了MFNT 的变化。因此,为
了使得MFNT 的变化不会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在估计时将被解释变量表示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此时式(18)变为:

tc
ndt-tc,MFNT

n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IPlnIPc

nt+αDVAlnDVAd
nct+αFVAlnFVAc

nt

+βControls+εc
ndt (19)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在估计基准模型时,还需要解决核心解释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最终品关

税与DVA、FVA 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中间品关税可能与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相关而产生

内生性(Kaplanetal,2017)。本文在进行基准估计时加入了相应的固定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这些固定效应也可以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减缓了中间

品关税的内生性问题。此外,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除了在回归中加入固定效应外,还
借鉴了唐宜红等(2018)的做法,对核心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前定,不受当期因

素影响,减弱了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为了进一步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对于双边层面的DVA,本文用服务

业国内增加值DVAd
st(s表示服务业)作为其工具变量。由下文可知,服务业没有关税数据,本文数据

涵盖的范围仅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理论上,服务业DVA 不会影响进口国对于出口国第一产

业和第二产业产品关税的征收,因此满足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无关性要求。但是服务业DVA
却可能与第一、二产业DVA 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存在相同的供给侧因素使得d国可能同时是c国

多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供给者,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对于多边层面的FVA,参照Blanchardetal(2016)的方法,本文使用相对于基准年份的增长率

代替水平值。本文将FVA 做如下等价变换:

FVAc
nt =FVAc

n0∑d≠c∑s

FVAc
d0(s,n)

FVAc
n0

æ

è
ç

ö

ø
÷
FVAc

dt(s,n)VAd
s0

FVAc
d0(s,n)VAd

st

æ

è
ç

ö

ø
÷
VAd

st

VAd
s0

æ

è
ç

ö

ø
÷[ ] (20)

其中FVAc
dt(s,n)表示t年c国n 行业包含的来自d 国s行业的增加值,VAd

st表示d 国s行业在t

年的总增加值,假设出口增加值份额不随时间变化,即FVAc
dt(s,n)VAd

s0

FVAc
d0(s,n)VAd

st
=1,那么式(20)可近似写为:

lnFVAc
nt =lnFVAc

n0+ln∑d≠c∑s

FVAc
d0(s,n)

FVAc
n0

æ

è
ç

ö

ø
÷
VAd

st

VAd
s0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 (21)

对于式(21)中第一项基准年份中的FVA,可以通过进口商-行业固定效应加以吸收,因此本文

用第二项比率作为其工具变量,其中选取初始的2000年作为基准年份,之后在估计中本文也会对工

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三)数据说明与来源

1.最终品生产中所含DVA和FVA及最终品行业的国内生产量和进口量。对于计算最终品中

所含的DVA和FVA,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①。最新公布的 WIOT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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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下载地址为http://www.wiod.org/database/wiot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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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4年世界43个国家或地区(27个欧盟国家和16个非欧盟国家或地区)56个行业的投入产

出数据。如引言中所说,目前计算生产中所含增加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的前向分解法

(Johnson&Noguera,2012),另一种是生产的后向分解法(Losetal,2015)。后向分解法通过向后

追溯每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确定每个国家最终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中间投入品数

量和价值。由于本文实证所需的是最终品中的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后向分解法,其中43
个国家或地区56个行业DVA 和FVA 的原始数据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①。之后,
本文将27个欧盟国家的增加值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欧盟整体的增加值数据②。最终本文得到了17个

国家或地区(欧盟+16个非欧盟国家或地区)56个行业的DVA 和FVA 数据。对于最终品行业的国

内生产量,数据可以直接从 WIOT中获取。进口量数据来自TRAINS数据库。

2.关税数据。本文构建了2000—2014年行业层面的双边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并与 WI-
OT中的国家或地区和行业对应一致。最终品关税的主要构建过程如下:首先从TRAINS数据库和

WTO网站搜集到2000—2014年样本国家或地区 HS-6位码产品的关税数据,其中 WTO网站上

获得的是 MFNT,而TRAINS数据库中对应的是双边应用关税数据。之后,本文构建了 HS产品编

码和 WIOT的行业匹配表;再次依据BEC分类,将 HS-6位码产品分为中间品和最终品并与 WI-
OT行业匹配,并保留最终品的关税。最后,本文使用简单平均法将 HS-6位码水平最终品关税加

总至 WIOT行业层面,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行业层面 MFNT和双边最终品关税③。由于仅有第一产

业和第二产业拥有产品关税数据,同时 WIOT中某些行业仅包含中间品而不含最终品(如第2、4、10
和12行业),因此,在剔除服务业和不含最终品的行业之后,本文得到了2000—2014年17个国家或

地区1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④。
对于每一种进口最终品所对应的中间品关税,本文采用Gawande&Bandyopadhyay(2000)和

McCalman(2004)的构建方式,使用中间品关税的加权平均,其中权重为每种中间产品的使用数量。
具体来说,设U=[uij(c,d)]为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矩阵,其中uij(c,d)表示c国i行业被d 国j行业

所使用的数量。那么,国家d行业j所面临的中间品关税为:intertariffd=
∑c≠d∑iuij(c,d)Ti(c)
∑c≠d∑iuij(c,d)

,

其中Ti(c)为国家c行业i双边关税水平⑤。

3.控制变量。根据贸易成本和贸易引力模型文献(Eaton& Kortum,2002;Anderson& Van
Wincoop,2004),国家间的双边特征可能影响两国关税水平。因此,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了反映国

家间双边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语言及是否有共同边界等,它们常作

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并对贸易政策产生一定影响,相应数据来自CEPII地理距离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1显示了式(18)和式(19)的OLS估计结果,其中前两列核心解释变量为水平值,后两列核心

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值。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当同时控制了进口商-行业、进口商-年份、行

—28—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下载网址为http://rigvc.uibe.edu.cn/english/D_E/database_database/index.htm。
由于欧盟国家具有统一的关税政策,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对待。
将 HS产品层面关税数据简单平均得到行业层面关税数据是研究中的通行做法。简单平均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以产品进口量为权重(毛其淋、盛斌,2013),另一种是不使用权重的直接平均(余淼杰、袁东,2016)。本文使用了

后者的做法。
在TRAINS数据库中,2000—2014年间,存在一些国家整段时间双边应用关税缺失的情形,如印度和印度尼

西亚2014年双边关税缺失、中国2012年和2013年双边关税缺失及欧盟部分年份关税缺失情形,因此本文得到的面

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限于篇幅,正文中未报告具体的行业分类和名称,备索。
行业i本身可能是中间品行业或者最终品行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最终品行业j来说,它即为中间投入

品行业。



业-年份和出口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后,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以及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

与中间品关税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就最终品关税偏离来看,中间品关税每上升1个百分点,双边最

终品关税会上升约0.06个百分点①如上文所说,本文将 MFNT 视作给定值(Grossman& Helpman,

1995a),因此最终品关税偏离的变化即等价于最终品双边应用关税的变化。这与理论模型相一致,表
明在现实中,下游行业经过上游中间投入品关税的传导,其面临的关税负担会加重。第二,与理论预

期一致,DVA 与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以及最终品对MFNT 的偏离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负向关系,
就最终品关税偏离来看,DVA 每增加一个对数点,双边最终品关税下降0.52个百分点。第三,FVA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就最终品关税偏离而言,FVA 每增加一个对数点,双边最终品关税会增加约

0.18个百分点,这表明式(15)中FVA 的政治经济权重要大于1。这一结果与Blanchardetal(2016)
有差异,他们估计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为负。他们仅选取了1995年、2000年、2005年与

2009年四个基准年份,当本文用最新的更长时间序列估计时发现,现实中各国在制定关税政策时会

赋予FVA 较大的政治权重。相关文献的实证研究也支持本文的结果。Goldberg& Maggi(1999)采
用美国107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发现,消费者福利在政府函数中的权重

大小在53~93之间。Branstetter&Feenstra(2002)将保护待售模型运用到中国,揭示了地方政府

对于各利益集团赋予的权重。就本文来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提高,生产日益全球化。政府在制定

贸易政策时可能比较关注国外企业的收益,使得权重大于1。第四,表1后两列显示,当对每一个解

释变量取滞后一期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基准结果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由于滞后一期变量相对更为外生,在下文中均对使用滞后期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式(18) 式(19) 式(18) 式(19)

Intertariff
0.721***
(0.056)

0.058**
(0.029)

Lag_Intertariff
0.674***
(0.066)

0.077**
(0.038)

lnIP
0.264
(0.195)

0.405***
(0.129)

Lag_lnIP
0.127***
(0.044)

0.098***
(0.030)

lnDVA -0.416**
(0.167)

-0.521***
(0.151)

Lag_lnDVA -0.101**
(0.046)

-0.088**
(0.035)

lnFVA 0.298**
(0.150)

0.180***
(0.057)

Lag_lnFVA 0.148***
(0.041)

0.108***
(0.027)

双边距离对数
-0.060
(0.149)

0.243**
(0.118)

0.241
(0.170)

0.598***
(0.150)

是否存在共同边界 -0.998*
(0.605)

-0.825
(0.576)

-1.266
(0.784)

-1.072
(0.780)

是否存在共同语言
-0.287
(0.276)

-0.157
(0.248)

-0.148
(0.347)

-0.053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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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文所说,本文将 MFNT 视作给定值(Grossman& Helpman,1995a),因此最终品关税偏离的变化即等价

于最终品双边应用关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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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解释变量 式(18) 式(19) 式(18) 式(19)

常数项
1.321
(1.444)

-6.612***
(1.221)

0.150
(1.682)

-7.530***
(1.560)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R2 0.813 0.291 0.816 0.374

观测值 50040 50040 38103 38103

  注:各变量前的前缀“Lag_”表示滞后一期。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在进口商-出口商层面上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分析

表2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前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

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结果表明,第一,K-P WaldF统计量分别为46.487和

75.586,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①,DVA 和FVA 经校正后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水平较之前均有所上

升,表明OLS估计存在向下偏误。第二,无论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DVA 对于最终品关税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

平值时,中间品关税有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偏离时,这一影响变得不再显著;而
在所有回归中,FVA 仍有正向影响,但在10%水平上变得不再显著。各系数的符号在加入控制变量

后没有发生变化。总体来看,工具变量法估计系数在经济意义上与OLS估计没有显著的差异,基准

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2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670***
(0.165)

0.670***
(0.166)

0.076
(0.061)

0.076
(0.062)

Lag_lnIP
0.372
(0.469)

0.344
(0.354)

0.749**
(0.318)

0.497
(0.297)

Lag_lnDVA -0.941*
(0.541)

-0.886*
(0.465)

-1.339**
(0.522)

-0.898*
(0.492)

Lag_lnFVA
0.526
(0.354)

0.517
(0.401)

0.356
(0.210)

0.258
(0.19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rkWaldF统计量 46.487 75.586 46.487 75.586

R2 0.828 0.289 0.816 0.261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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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上文可知,本文仅分别选取了一个变量作为DVA 和FVA 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因
此未对工具变量进行Sargan检验。



(三)影响机制分析和检验

根据已有文献(倪红福等,2018;段玉婉等,2018;倪红福,2020),中间品关税影响最终品关税的

机制可能在于:中间品关税会提高运用该中间品生产的最终品成本,出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一国政

府可能会提高最终品关税,加大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力度,即中间品关税会通过投入品价格渠道,产生

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对于DVA 和FVA,由上文分析可知,它们主要会影响政府制定关税政策的

动机,虽然从理论上无法直接对动机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但可以预期,在不考虑政治经济权重时,
最终品中包含的DVA 和FVA 越多,其关税可能越低。为了对如上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分别在基准

回归中引入了中间品关税和中间品价格指数的交互项以及DVA、FVA 和表征增加值高低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c
nd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tptc
N+1,d ×pricec

N+1,d +αppriceN+1,d

+βControls+εc
ndt (22)

tc
nd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IPlnIPc
nt+αDVAlnDVAd

nct+αDhlnDVAd
nct×high_dvanc

+αhdhigh_dvanc +αFVAlnFVAc
nt+αFhlnFVAc

nt×high_fvanc +αhfhigh_fvanc

+βControls+εc
ndt (23)

tc
ndt-tc,MFNT

n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tptc

N+1,d ×pricec
N+1,d +αppriceN+1,d

+βControls+εc
ndt (24)

tc
ndt-tc,MFNT

nt =ηnc +ηct+ηnt+ηndt+αITtc
N+1,d +αIPlnIPc

nt

+αDVAlnDVAd
nct+αDhlnDVAd

nct×high_dvanc +αhdhigh_dvanc

+αFVAlnFVAc
nt+αFhlnFVAc

nt×high_fvanc +αhfhigh_fvanc

+βControls+εc
ndt (25)

式中pricec
N+1,d表示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数据来自 WIOD社会经济账户①,本文对其取对数处

理。high_dvanc和high_fvanc分别表示高DVA 和高FVA 的虚拟变量,计算方法为:首先计算n所

含DVA 和FVA 的中位数,如果c国DVA 和FVA 高于该值,则high_dvanc和high_fvanc取1,否则

取0。式(22)和式(24)用于检验中间品关税的价格作用机制,式(23)和式(25)用于检验 DVA 和

FVA 高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不同影响。表3显示了估计结果,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

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可以看出,第一,无论被解释变量为最

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对MFNT 的偏离,中间品关税系数为正且显著,同时中间品关税与中间品价格

指数的交互项也为正且显著,表明随着中间品价格指数的上升,最终品关税也会提高更多,这说明中

间品关税会通过投入品价格渠道,产生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第二,对于DVA,系数显著为负,且与

表征高DVA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相比于低的DVA,高的DVA 会加强DVA 对

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影响。第三,对于FVA,系数显著为正,与高FVA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负,这表明随着FVA 的增加,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正向影响有所削弱,政府在制定关税政策时更

多兼顾FVA 自身(不考虑政治经济权重时)对于关税的负向影响。

表3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444***
(0.155)

0.673***
(0.066)

0.087*
(0.050)

0.078**
(0.038)

Lag_Intertariff×Price 0.206***
(0.065)

0.189**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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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址为http://www.wiod.org/database/sea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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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解释变量 (1) (2) (3) (4)

Price
-0.199
(0.281)

-0.006
(0.013)

Lag_lnIP
0.144***
(0.050)

0.104***
(0.035)

Lag_lnDVA -0.105*
(0.060)

-0.124**
(0.052)

Lag_lnDVA×high_dva
-0.404***
(0.158)

-0.261**
(0.104)

high_dva
0.026
(0.061)

0.064
(0.045)

Lag_lnFVA 0.244***
(0.070)

0.196***
(0.059)

Lag_lnFVA×high_fva
-0.138**
(0.062)

-0.121**
(0.053)

high_fva
0.968***
(0.341)

0.759***
(0.283)

常数项 4.596**
(2.159)

0.358
(1.635)

-8.129***
(1.361)

-7.404***
(1.4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R2 0.812 0.817 0.276 0.307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六、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1.与Blanchardetal(2016)的回归结果比较。针对本文FVA 估计结果与Blanchardetal(2016)
的差异,本文选取与其相同的基准年份和国家或地区进行回归,检验本文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是否发

生变化。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在年份、国家或地区和部门均进行了更新,为了尽可能地与其保持一致,
本文选取了2000年、2005年、2009年4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回归①,结果如表4。比较

两次回归结果可以发现,FVA 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本文认

为造成本文结果与Blanchardetal(2016)回归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数据结构上的差异(如

WIOD对于部门分类的调整)以及在搜集加工处理数据中的差异。

表4 与Blanchardetal(2016)回归结果比较

解释变量 2000—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回归结果 2000年、2005年、2009年40个国家或地区回归结果

Lag_Intertariff
0.077**
(0.038)

0.076
(0.062)

0.253
(0.163)

0.262
(0.289)

Lag_lnIP
0.098***
(0.030)

0.497
(0.297)

0.286***
(0.079)

1.635*
(0.753)

—68—
①虽然回归结果中未包含1995年,但一年数据应不至于完全扭转符号的方向。



续表4

解释变量 2000—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回归结果 2000年、2005年、2009年40个国家或地区回归结果

Lag_lnDVA -0.088**
(0.035)

-0.898*
(0.492)

-0.287***
(0.104)

-2.434*
(1.187)

Lag_lnFVA 0.108***
(0.027)

0.258
(0.196)

0.162*
(0.095)

0.118
(0.4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R2 0.374 0.261 0.312 0.237

观测值 38103 38103 4573 4573

  注:第1列和第3列表示基准OLS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4列表示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均为

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使用最终品关税水平值结果是类似的,下同。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由产品关税计算行业层面关税有两种方法:简单平均和产品进

口量加权平均。本文使用简单平均方法计算行业最终品关税。作为一种替代方法,本文使用产品进

口量加权平均方法重新计算行业最终品关税和 MFNT,表5显示了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的估

计结果。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后,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均没

有发生变化,表明无论是以简单平均还是进口量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行业最终品关税,中间品关税

以及DVA 和FVA 对其均有显著影响。

表5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简单平均回归结果 进口量加权平均回归结果

Lag_Intertariff
0.077**
(0.038)

0.076
(0.062)

0.112**
(0.052)

0.111
(0.083)

Lag_lnIP
0.098***
(0.03)

0.497
(0.297)

0.127***
(0.033)

0.782**
(0.346)

Lag_lnDVA -0.088**
(0.035)

-0.898*
(0.492)

-0.070**
(0.034)

-1.230**
(0.493)

Lag_lnFVA 0.108***
(0.027)

0.258
(0.196)

0.117***
(0.029)

0.287
(0.2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R2 0.374 0.261 0.269 0.164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二)异质性分析

1.区域贸易协定影响的差异性分析。上文在估计时没有考虑区域贸易协定(RTAs)对于关税的

影响。但如模型中所讨论的,RTAs可能通过中和贸易条件效应而消除DVA 对于关税的影响。
为了考察区域贸易协定框架内外解释变量关税效应的异同,本文扩展式(18)和式(19),使其可

以反映协定框架内外的关税变化:

tc
ndt =ηnc +ηct+ηnt+ηndt+αIT

1 [1-RTAcdt]tc
N+1,d +αIT

2RTAcdttc
N+1,d +αIP

1 [1-RTAcdt]lnIPc
nt

+αIP
2RTAcdtlnIPc

nt+αDVA
1 [1-RTAcdt]lnDVAd

nct+αDVA
2 RTAcdtlnDVAd

nct

+αFVA
1 [1-RTAcdt]lnFVAc

nt+αFVA
2 RTAcdtlnFVAc

nt+βControls+εc
nd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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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ndt-tc,MFNT

nt =ηnc +ηct+ηnt+ηndt+αIT
1 [1-RTAcdt]tc

N+1,d +αIT
2RTAcdttc

N+1,d

+αIP
1 [1-RTAcdt]lnIPc

nt+αIP
2RTAcdtlnIPc

nt

+αDVA
1 [1-RTAcdt]lnDVAd

nct+αDVA
2 RTAcdtlnDVAd

nct

+αFVA
1 [1-RTAcdt]lnFVAc

nt+αFVA
2 RTAcdtlnFVAc

nt+βControls+εc
ndt (27)

RTAcdt是二元虚拟变量,当c与d 在t存在RTAs时,取1;否则为0。如果RTAs的签订完全地

中和了贸易条件外部性,预期αDVA
2 =0;如RTAs部分地中和贸易条件外部性,本文预期系数αDVA

2 比

αDVA
1 小,且不显著。

现实中双边优惠关税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是普惠制(generalizedsystemofpref-
erences,GSP),这是主要的优惠关税来源。第二种优惠来源是根据 WTO第24条授权的自由贸易

区和关税同盟双边关税。第三种方式是发展中国家间达成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和一些双边协定等。最后,少数特定项目和一次性优惠构成了现实中关税优惠的第四种来源。由于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包含大幅度的关税优惠,因而本文将经过 WTO第24条款授权的协定视为

RTAs,将其他三种关税优惠方式视为非区域贸易协定(Non-RTAs)。RTAs的签订实施情况来自

WTO贸易协定数据库①。表6显示了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3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

4列为考虑RTAs的估计结果,前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后两列被解释变量为最终

品关税对MFNT 的偏离。

表6 考虑RTAs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Lag_Intertariff
0.674***
(0.066)

0.076**
(0.038)

[1-RTA]×Lag_Intertariff
0.674***
(0.066)

0.077**
(0.038)

RTA×Lag_Intertariff
0.625***
(0.078)

0.001
(0.055)

Lag_lnIP
0.127***
(0.044)

0.206***
(0.043)

[1-RTA]×Lag_lnIP
0.136***
(0.044)

-0.095***
(0.034)

RTA×Lag_lnIP
0.016
(0.069)

0.042
(0.088)

Lag_lnDVA -0.101**
(0.046)

-0.210***
(0.061)

[1-RTA]×Lag_lnDVA -0.110**
(0.046)

-0.095***
(0.034)

RTA×Lag_lnDVA
0.066
(0.099)

0.042
(0.088)

Lag_lnFVA 0.148***
(0.041)

0.248***
(0.052)

[1-RTA]×Lag_lnFVA 0.148**
(0.042)

0.108***
(0.028)

RTA×Lag_lnFVA 0.127**
(0.063)

0.092*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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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WTO贸易协定数据库网址为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续表6

解释变量 (1) (2) (3) (4)

常数项
-0.150
(1.682)

0.420
(1.660)

-3.719***
(0.697)

-7.203***
(1.5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进口商-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进口商-行业 是 是 是 是

出口商-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R2 0.816 0.818 0.345 0.391

观测值 38103 38103 38103 38103

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无论是最终品关税水平值,还是对 MFNT 的偏离,RTAs对所有变量的

系数均存在异质性影响。第一,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水平值,不论是否存在RTAs,中间品关

税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最终品关税对 MFNT 的偏离时,不存在RTAs
时,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存在RTAs时不再显著,这说明中间品关税对最

终品关税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与 McCalman(2004)一致,他们侧重研究不同行业的中间品关

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差异性,本文则是表明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是否签订RTAs也会影响中间品关

税效应的发挥。第二,DVA 效应的发挥同样依赖于RTAs:当不存在RTAs时,DVA 的效应十分显

著;而签订了RTAs后,这一效应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现实中RTAs只是部分地中和了贸易条件

效应,因而协定框架内的DVA 系数没有变为零,而是比框架外的系数要小。第三,对于FVA,本文

发现不论是否存在RTAs,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均显著,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说明FVA 效应的

发挥不依赖于贸易条件。

2.分样本和分时段的异质性分析。样本中全部43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

体,本文根据 WTO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其分为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①,分样本进行了回归。此

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时段,关税政策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是,本文将全部时

间区间分为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分时段进行了回归。② 第一,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在不同

经济体之间存在异质性,新兴经济体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均比高收入经济体大,表明各变量

对于新兴经济体最终品关税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经济体。如就DVA 来说,对于高收入经济体,每增

加1个对数点,最终品关税下降约0.16个百分点;对于新兴经济体,每增加1个对数点,最终品关税

下降约0.06个百分点。就 FVA 来说,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同样大于高收入经济体(0.14% vs
0.09%),表明现实中新兴经济体赋予了FVA 更大的政治经济权重。第二,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在金

融危机前后时段也存在异质性,如中间品关税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后金融危机时段更大,DVA
和FVA 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时段更大。

七、结论与讨论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得最终品的生产与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分离,企业可以将不同

生产环节布局在不同国家,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这会影响最优关税政策的制定。本文扩展了Blan-
chardetal(2016)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融入一国进口中间品并征收中间品关税的行为,更为

全面地考察了中间品关税和国内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之后利用2000—2014年间世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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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挪威和瑞士,新兴经济体包括巴

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分样本和分时段的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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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出表和双边关税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间

品关税和国内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外增加值的上升显著提高了最终品关税,国外最终品生产所含国内

增加值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最终品关税。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主要通过中间品价格

影响最终品关税的制定;国内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国内增加值的提高而加强,国
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提高而削弱。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贸易条件外部性,阻隔国内增加值发挥效应的途径。中间品关

税、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对最终品关税的影响在不同经济体及不同时段存在异质性。
概括来看,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和政治经济考量对于现实中政府关税政

策的制定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存在会推动国家间

降低最终品关税,且由于中间品关税的正向传递效应,实际中降低中间品关税的政策会产生更大程

度的关税削减效果。然而从政治经济博弈的角度,现实中一些国家会出于对国外企业在本国收益的

重视而加征关税。但是本文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会随着国外增加值的增加而削弱。因此,全
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仍是推动和鼓励国家间关税降低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渠道。

针对该主题,本文认为未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可以扩展。第一,本文仍是在传统关税政策的

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分析,如假设政治经济权重是外生给定的,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尝试处理更为

复杂的问题,如允许权重的内生选择(Mitra,1999),考察政府如何同时设定最优最终品关税和政治

经济学权重。第二,本文仅是对Blanchardetal(2016)模型的简单拓展,假设最终品使用一种中间品

进行生产,未考虑中间品迂回生产以及中间品影响增加值的过程,未来可尝试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同

时设定最终品和中间投入品关税来提升国内增加值。第三,本文集中于考察中间品关税、国内增加

值和国外增加值对于最终品关税的影响,一方面,现实中关税已被国际协议大幅度削减,另一方面关

税仅仅是各国所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之一,各国还会使用不同形式的非关税壁垒来实施贸易保护,
因而未来的工作也可以围绕全球价值链对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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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globalvaluechains,countriescancombinedomesticandforeign
inputstoproducefinalgoods.Thismaychangethemotivationofacountrytoimplementimportprotectionandaffect
theformulationoftradepolicies.Inordertomorecomprehensivelyexaminetheimpactofglobalvaluechainsontrade

policyformulation,thispaperexpandsthetariffpolicymodelofBlanchardetal(2016),incorporatingendogenouslya
countrysimportsofintermediategoodsandlevyingtheintermediategoodstariffandstudyingtheimpactofintermedi-
atetariffonfinalgoodstariff.Thispaperfurtherlyusestheworldinput-outputtabledatafrom2000to2014toempiri-
callytestthepredictionofthetheoretical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intermediategoodstariffandforeignvalue
addedcontainedindomesticfinalgoodshaveapositiveimpactonthefinalgoodstariff,whilethedomesticvalueadded
containedinforeignfinalgoodshasanegativeimpactonit.Mechanismanalysisfindsthattheintermediategoodstariff
mainlyaffectstheformulationoffinalgoodstariffsbyinfluencingintermediategoodsprice.Thenegativeimpactofdo-
mesticvalue-addedonfinalgoodtariffwillbereinforcedwiththeincreaseofdomesticvalue-added,whilethepositive
impactofforeignvalue-addedonfinalgoodstariffswillbeweakenedastheforeignvalueadded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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